
         我在矽谷高科技公司工作了近30年，但從未參加過一家新創公司（start-up company)，原因
是我個性保守，喜歡待在舒適圈。周慧和我都是在聖何西母堂信主，結婚，生子。我們從沒想過有
一天會離開這個溫暖的屬靈的家。當母堂決定在Cupertino植一棟新堂，並希望住在Cupertino的家
庭能參加新堂建設，我們一家才戀戀不捨離開母堂，參與進這新堂的start-up。

         我們家老大、老二是在母堂時出生成長的，換到新堂讓他們離開絕大多數教會小朋友，開始時
有很多不適應。老三則是Cupertino新堂第三個新生兒。每當我回想起建堂最初幾年的經歷，就會
讓我聯想到聖經中尼希米帶領以色列人，用52天建造耶路撒冷城牆的故事。當尼希米把神感動他建
城牆的異象告訴耶路撒冷眾百姓時，他們只簡單回答一句: “我們起來建造吧。” 於是他們奮勇做這
善工（尼2:18）。第一個帶頭動工的則是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（尼3:1），後來眾百姓都參與建
造他們房屋前的那段城牆，各人出錢，出力，出材料；由於齊心合力，城牆連接處沒有漏洞（尼
6:1）；更因為神的看顧，仇敵的連番破壞都沒有得逞。

         神在任何時候都會顯明祂奇妙的作為。就在我們將要搬進新堂前不久，由於種種原因，原定的
當家長老不能來新堂，母堂長老會很快決定改由林良材長老帶領植堂。當時林長老在一家高科技公
司擔任主管，姚蘅姐妹也有一全職服事，女兒正在上中學；這項變動 “打亂” 了他們家原先的計
畫。但經過短暫思考和禱告後，他們倆毅然辭去工作，全心投入建堂的工作中。事後還知道，有同
工把自住房子抵押，為新堂貸款。在新堂 “開張” 前幾個月，同工幾乎每週都會開1-2次同工會，
討論教會運作所有細節。像是詩歌的選擇、主日講台是否要掛十字架、教會內應否放一售貨機
（vending machine）等等。一開始總會有激烈討論，但不久後就達成一致。讓我看見同工們在主
裡願意放下自己，追求合一的心。

      當 時 同 工 少 ， 事 情 多 ， 很 多 同 工 需 要 同 時 擔 負 多 個 服 事 。 如 丁 寧 是 第 一 任 AWANA
commander，孫棣民是第一任團契聯絡，姚蘅則主管嬰兒室，……。當年多數同工都還年輕，小
孩在上學，平日家務、工作都很忙，可對教會事奉從沒抱怨和推託。在忙碌中，心裡滿是喜樂和憧
憬。剛搬進Cupertino新堂時，由於錢都用在購堂上，已沒錢買家具和其它設備，也無裝潢，整個
教會空蕩蕩的。當時是網路泡沫後期，不少公司倒閉，楊陸屏及其他同工透過關係，搞到一些很便
宜的桌椅。但還是有很多東西仍需要買新的，不少弟兄姊妹就主動「認領」。如兒童部牧者葉美嫻
在一次同工會上報告: “一個月後兒童主日學要開始了，現在教室都還空著，我這裡有清單，也知
道在那裡買，你們中間如果誰有感動，請讓我知道。” 2-3個星期後，這些兒童教室都已佈置一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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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當時除了從母堂來的同工外，神也用他奇妙的方式招聚一批來自不同教會的，有經驗，愛主的
弟兄姊妹，共同參與新堂建設。這裡我只介紹一對來我們小組的夫妻：阮建如和張秀琍。阮建如是
醫生、教授，同時還是Stanford大學中國學生團契負責人，張秀琍也在大學教書，當時他們有三個
女兒都在上學。應黃長老之邀，他們每星期五晚上都來參加我們小組查經，週日阮建如還在我們教
會教主日學。我當時是小組長，他們給我和周慧很多關心幫助。我從他們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一點是
禱告的信心。由於做校園團契工作，阮建如有一筆記本記錄團契成員和事工的需要，他每天早上會
花40分鐘時間專門為這團契的成員提名禱告。每當神成就一項禱告後，他就把它劃去；同時不停加
上新的禱告事項。他跟我分享說，每當他翻閱以前的筆記本，都會感嘆神的信實和禱告的大能。

         Cupertino建堂後的十年裡，嬰兒室的人數從開始時2-3人發展到近20人左右，小學生的人數從
10-20人發展到180人左右，中學生的人數則從幾個人發展到可以坐滿B堂，成人則從主日崇拜幾十
人發展到三百多人，並開始考慮再植堂。

         回顧整個植堂過程和後來Cupertino堂的發展，我真真切切體會到詩篇127:1 「若不是耶和華
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。」因為在初始同工團隊中，我並沒有看到任何明星（super
Star)，看到的是一批願意獻上自己僅有的「五餅二魚」讓神使用的平凡人，是神自己成就了這一切
大事。願神的名得著榮耀！阿們！ 


